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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语文

教育家， 而且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词典编纂家。 他热

心词典工作， 关心辞书事业， 不仅主编了发行量巨

大的普通话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以下简称 《现

汉》） 和虚词词典 《现代汉语八百词》 （以 下 简 称

《八百词》）， 还关心、 支持、 指导对汉语规范有益的

词典或者对读者学习有用的辞书， 七十多岁了还担

任 《汉语大词典》 的首席学术顾问， 就是国际朋友

认真编写的汉外或外汉词典， 也给予指导、 作 序，
等等。［1］

阅读吕先生主持编纂的词典和他在各种场合关

于辞书的一些言论， 可以把他的辞书编纂思想概括

为 “以读者为中心的问题意识”， 也就是说主编不要

只是主观地说 “我想编一部什么样的辞书”， 更要考

虑想编的辞书准备面向什么样的读者， 为读者编纂

什么样的辞书， 怎样编纂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一、 为什么样的读者编纂辞书

吕先生非常看重一本书、 一部辞书是为谁写的。
他给刘月华、 潘文娱、 故韡合著的 《实用现代汉语

语法》 所写的序中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的这种看法：

“近几年我很看过几本讲现代汉语语法的书， 得到一

个印象是这些书的读者对象不明确， 不知道是为谁

写的。 好像是谁都可以看看， 看了都多少有点收获，
但是谁的收获也不大。”［2］ 这段话也阐明了要明确读

者对象的原因， 只有明确了读者对象， 编写的时候

才会有的放矢， 读者才会得到较大的收获。 吕先生

主 编 的 两 部 词 典 前 言 中 就 交 待 了 所 针 对 的 读 者 对

象———《现汉》 的读者是 “中等以上文化程度” 的人

群，［3］《八百词》的读者主要是“非汉族人”，“一般语文

工作者和方言地区的人”学习普通话也可以参考。［4］

二、 为读者编纂什么样的辞书

吕先生始终强调编辑不要脱离读者， 要了解读

者需要什么样的辞书， 要为满足读者的某些需要而

编纂辞书。 主编有了这样的想法， 编出的词典才可

能更有针对性。
李行健先生曾经讲过一件事： 他和两位同志主

编过一本成语大词典， 出版方语文出版社为了扩大

词典的影响， 希望请吕叔湘先生题词。 吕先生对他

说， 现在成语词典出版太多， 太滥， 致使一些人把

成语用来装门面， 意思都没有搞清楚就乱用。 他开

玩 笑 地 说， 你 们 还 要 出 成 语 词 典， 我 就 给 你 们 题

“成语词典害死人”。［5］ 可见， 吕先生认为， 当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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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编纂者只顾出词典， 不考虑到底要为读者编什么

样的词典， 所编的词典是否与他人的重复， 是否真

的能够为读者提供什么人无我有的信息， 因而导致

产生不良风气。 所以主编应该考虑为读者编纂真正

需要的辞书。 如果没想清楚这些问题， 编辑出版的

辞书与其滥， 不如吝。
在语文出版社工作的李行健先生 1987 年向时任

社长的吕先生提出要编一部主要为语言文字规范化

服务的现代汉语词典， 吕先生认为， “要编一部新

的词典， 就要有高的质量， 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

鲜明特色。 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东拼西凑去搞

一本词典， 就毫无用处， 只能是 ‘劳民伤财’。” 而

就语文出版社当时的力量和对新编词 典 的 构 想 看，
条件还不够成熟，所以他没同意编这样的词典。［6］ 又

比如， 1991 年， 吕先生对冯瑞生先生策划且已上马

的 《先秦语言词典》 提出质疑： 眼下凡出版了的先

秦文献典籍都是有注释的原典， 读者完全可以凭借

注解阅读。 对先秦文献的研究成就最高的仍然是乾

嘉学者， 那些没有注解的古籍必定是乾嘉学者都没

有解决的难点， 你们是否就可以解决？ 如果你们不

能突破乾嘉学者的范围， 又何必劳神费力编这么一

部词典！［7］

吕先生也经常用 “对读者是否有用” 来评价辞

书。 比如他评价江蓝生先生的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

语汇释》： “本书排比用例， 探求确解， 对于这些作

品 的 读 者 大 有 帮 助。”［8］ 评 价 《新 编 汉 语 词 典》 时

说： “这部词典的确做到了用较少的篇幅满足以实

用为目的的读者的需要。”［9］ 评价 《八百词》 时说：

“从前人讲虚词只在语义方面作说明…… 《八百词》
虽然也不忽略语义， 但是着重的是语法方面的解说，
更切合学习者的需要。”［10］

吕 先 生 主 编 的 两 部 词 典 的 目 的 都 十 分 明 确 。

1956 年 2 月， 国务院发布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责成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一部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即 《现代汉语词典》）， 目的是确定词汇规范， 吕先

生亲自领导编纂， 以推广普通话， 满足读者普通话

学习和教学的需要。 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 新中

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已经进行了 20 多年了， 为了满足

非汉族人学习汉语的需求， 70 年代中后期吕先生主

持编纂了讲虚词和少数实词的词典 《八百词》， 因为

他觉得非汉族人要学会使用汉语， 需要学会一个一

个句子格式的正确用法和一个一个虚词的正确用法，
而一个句子格式又常常跟一个或几个虚词分不开。［11］

三、 怎样编纂出满足读者

需要的、 高质量的辞书

吕先生主张主编对拟编的辞书要有比较成熟的

构想。 冯瑞生先生 1988 年策划 “断代语言词典” 工

程， 但对这一选题策划到底有多大可行性并未作深

刻的论证就着手编纂 《先秦语言词典》， 这招致吕先

生的质疑。［12］ 而 《新编汉语词典》 的四位编者告诉

吕先生他们准备编一部以实用为主的词典， 并对一

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谈了想法， 吕先生觉得颇有可取

之处， 就鼓励他们试试。［13］

具 体 到 吕 先 生 身 上， 他 以 实 际 行 动 告 诉 人 们，
为了编纂出满足读者需要的辞书， 主编要做好与词

典有关的内外部工作。
外部工作指的是主编亲历亲为， 参与整个编纂

流程。 比如在编 《现汉》 的时候， 吕先生亲自组建

编辑室， 研究编写计划和工作安排， 制定编写细则，
主持编写工作， 负责定稿等等。 在试编的时候， 编

写人员感到编写体例多为原则性概括， 具体编纂中

难以掌握，吕先生亲自改写编写细则，在定稿中，凡发

现编写细则中没有明确的问题，都随时记下来。［14］

内部工作指的是词典的收词、 释义等工作。 在

收词方面， 吕先生主张根据词典的性质和编纂目的

确定收词原则。 如果是汉语词汇库式的词典， 比如

《现汉》、 《汉语大词典》 一类的词典， 应该 “多收

概念词， 少收词藻词”［15］； 如果是学习词典， 应该主

要收录虚词， 比如 《八百词》 就是以虚词为主。 因

为吕先生认为， 如果一个人学汉语的目的是为了学

会使用汉语， 就需要学会一个一个句子格式和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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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用法。 而一个句子格式又常常跟一个或几个

虚词分不开， 因此比较详细地学习虚词的用法也就

连带着把很多句子格式学会了。［16］

在词典释义方面， 吕先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思

想。 一是在解释词语的意义之外注重讲其用法。 在

《现汉》 出版之前， 几无讲词语用法 的 词 典， 《现

汉》 却开其端， 不仅讲了不少虚词的用法， 比如词

缀 “老”、 “阿”、 “子”、 “头”、 “巴巴”， 助词

“啊”、 “吧”、 “罢了” 等等， 也讲解了部分实词的

用法。 比如：

【安葬】 埋葬 （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

【把 握 】 ③成 功 的 可 靠 性 （多 用 于 “有 ” 和

“没” 后）

【把捉】 抓住 （多用于抽象事物）

【罢休】 停止做某件事情 （多用于否定句）

【老】 ②老年人 （常用做尊称） ③婉辞， 指人死

（多指老人。 必带 “了”）

《八百词》 更是一本专门讲解词语用法的词典。
王还先生比较了它与 《现汉》 在讲词语用法方面的

区别： 《现代汉语词典》 对少数词稍微讲了一点用

法， 但是还是不多…… 《现代汉语八百词》 就不同

了， 它大部分讲得详尽， 挖掘得比较深。［17］

吕先生关于词典释义的另一个思想是要选用好

的例子。 因为选得好的例句， 可以帮助读者体悟书

中想要说明的道理 （规 律）。［18］ 这 虽 然 是 吕 先 生 在

《漫谈语法研究》 一文中关于语法研究中选用例句的

观点， 但也同样适用于词典。 他在给 《简明同义词

典》 所写的序言中表达了与此差不多的意思： “书

中有些地方过于求简， 说得不够透彻。 如果能在需

要的地方多加一两句说明， 增添一两个例句， 读者

将会更加受益。”［19］

吕先生评价好例句的标准是 “贴切”， 就是不但

能恰好 “说明问题”， 还要内容和语言都可取， 并且

不支蔓。［20］ 王还先生认为 《八百词》 中的例句就做

到了这一点， 所以她感慨地说： “在撰写上万个例

子中能做到这一点， 实在是难能可贵的。”［21］

吕先生以上三个关于辞书编纂的思想， 如能得

到切实的实行就一定能够获得庞大的读者群， 因为

读者需要的是能够获益的辞书。 其实， 不仅是在编

纂辞书时， 在编辑期刊和写作时， 吕先生都时时考

虑 “读者是否需要、 对读者是否有 益” 这 一 主 旨。

“以读者为中心的问题意识” 这一思想值得每一位辞

书编辑、 期刊编辑和写作者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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